
　　记：那对于存在失稳风险的冰川，是不是也

无法完全掌握？

　　王：目前国内各相关研究团队依靠模型、经

验做潜在失稳冰川评估，比如我们发布过中巴经

济走廊潜在失稳冰川数据。但这些都属于初步

评估，还需要高精度实地观测、实时监测作支撑。

　　郑：世界多地发生过冰崩或冰岩崩引发的灾

害，例如 2021 年印度查莫利冰岩崩，以及 2016

年我国西藏阿汝冰崩。不过，这些事件的具体失

稳机制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类比。

　　这类灾害的难点，是从识别潜在危险进一步

走向判断何时发生、可能影响多大范围。对于部

分冰湖，可以根据湖泊规模、坝体条件和周边潜

在崩塌体等开展风险筛查。对于高位冰岩崩，即

使识别出潜在不稳定区域，要准确判断其失稳时

间和规模，仍然十分困难。高海拔地区监测站点

不足、连续观测资料有限，也制约了前兆识别和

预警能力。因此，需要把灾前风险识别、持续监

测与灾害发生后面向下游的快速预警结合起来。

　　记：据新华社报道，2025年3月21日，中

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发布第

三次中国冰川编目。编目显示，2020年前后

中国冰川总条数约为6.9万条。与第一次中

国冰川编目数据相比，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20 年间，我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 26%，

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既然我国已完

成第三次冰川编目，那是不是意味着，国内

冰川情况全部掌握清楚了？

　　王：第三次冰川编目数据还在校核修

改。目前冰川的面积基本是掌握的，但对

于冰川的厚度、冰储量数据并不精准，大

多属于估算。国内只有几十条冰川有实

地厚度测量。至于冰川消融情况，基本上

依靠模型计算，因为实地观测点位非常有

限。单点观测很难代表整片冰川的消融

状态，消融模型算出来的数据需进一步验

证。国内目前最薄弱的，就是对冰川储量

的精准估算。

“对于潜在失稳冰川的识别，目前还非常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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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针对这类冰川灾害，在风险规避

上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像吉隆口岸这

类人员聚集的山谷地带，在规划、建筑抗

冲、应急疏散上要注意什么？

　　王：这里主要是多部门协同的问

题。第一是规划层面，要把冰川灾害风

险评估纳入环境评价。很多边境口岸

依托天然山谷修建，千百年来环境相对

稳定，但是现在气候环境快速变化，过

去安全的地点，现在风险正在上升。科

研部门输出风险研判结果，规划部门需

要跟进调整。第二是对民众进行风险

意识教育。很多当地居民世代居住在

此，没有经历过大灾害，很难相信脚下

存在重大风险，对搬迁避险存在抵触。

高海拔地区群众灾害认知提升难度很

大，改变固有观念不是一蹴而就。防灾

避险，不能只靠科研和工程部门，社会

宣传教育非常关键。

冰川灾害跨越国界，预警如何跑在前面？
——对话两位冰冻圈灾害研究权威专家，解读冰岩崩灾害与跨境预警难题

　　上月底发生的“8·26”吉隆泥石流灾害是
由尼泊尔境内蓝塘里壤峰冰岩崩塌引发，时间
虽已过去十多天，但因遇难及失联人数之多，此
次灾难在全世界引发强烈关注。
　　此次灾害原因何在？后果为何如此惨烈？
其发生与今年全球正在遭遇的超强厄尔尼诺现
象是否有关？灾害源头在尼泊尔境内，但主要冲
击在中国一侧。面对这种“跨境冰川灾害”，该如
何预警和防控？预警实现的难点在哪里？……
　　围绕这些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长沙晚报
全媒体记者 9 月 3 日独家专访了湖南科技大学
二级教授、博导兼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冻土工
程与灾害分委员会主任王欣，他的研究方向为
冰冻圈水文与灾害，长期致力于高亚洲冰湖编
目和遥感监测，目前正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区重点项目“喜马拉雅山冰崩-冰湖溃决灾害
链动力/热力耦合过程模拟及预警”（2024—
2027）；当晚，记者又电话采访了兰州大学资源
环境学院郑国雄研究员，他长期从事冰冻圈灾
害研究，重点关注冰湖溃决洪水灾害风险评估
及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梁瑞平 陈卓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什么时候

知道吉隆灾害的？得知消息的瞬间，您的

第一反应是什么？

　　王欣（以下简称“王”）：我是第一时间知

道的。灾害前一天（8月25日），我们恰巧在

成都开会，有关西藏冰湖溃决灾害防治、跨

境灾害预警的专题研讨会，吉隆灾难发生的

时候，会议还在进行中。与会者除了国内十

几位专家，也有来自尼泊尔的专家。

　　我们这些与冰川灾害研究有关的学

者、专家都在一个微信群，当时群里不断传

来视频，还有部分视频是从国外流传过来

的。平时我们也经常收到各类灾害相关视

频，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灾害会这么

严重。8月26日上午大家都不清楚灾害的

实际规模，到下午，才慢慢意识到事态的严

重性。到27日，伤亡失联相关数字不断被

披露出来，令人震惊，也万分悲痛！

　　郑国雄（以下简称“郑”）：我们在 8 月

26日获悉灾情后，我当天便动身赶赴灾区，

晚上抵达成都，次日一早飞往日喀则，再转

乘汽车前往现场。现场的破坏程度让我深

感震撼，灾害波及范围之广、冲毁程度之

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资料显示，去年同一流域发生过冰

面湖溃决事件，当时你们也关注到了吗？

　　王：知道。去年是7月25日，就在同一

个区域，那次冰湖溃决造成 17 人失联，中

尼边境“友谊桥”被冲毁，但对吉隆口岸影

响不大。在我的认知范围内，这次灾难是

冰岩崩—冰川泥石流灾害里面单次伤亡人

数最多的一次。以往同类灾害伤亡大多仅

有几十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秘鲁发生过

一次冰湖溃决灾害，伤亡接近4000 人，不

过那一次灾害没有跨境，破坏范围相对集

中，主要是冲击一座县城。

记：不少人提到此次灾害过程中令人惊惧的

“7分钟致命窗口”，那么，您认为，目前冰川灾害

预警实现的难点在哪里？或者说，冰川研究领域

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王：对可达性差的高寒区灾害风险预警，首

先依靠遥感识别潜在风险点，之后需要在高风

险点现场布设监测仪器。高海拔布设仪器难度

极大，但是无人机、光纤传感等新技术，提供了

实现条件。如光纤传感器监测可以捕捉地面震

动信号，因为地震波传播速度比洪水快十倍以

上，理论上可以形成预警时差。

　　但这次灾害的核心问题，不完全是预警时间

太短，而是灾害强度远远超出预期。大家固有认

知里，只要向高处撤离就可以避险，没想到灾害

规模如此巨大，导致吉隆口岸区域几乎被完全摧

毁。我们现在正在做灾害数值模拟，探究为什么

本次灾害的物质总量、破坏力会这么大。

　　最大瓶颈就是高海拔地区一手观测资料难以

实时获取。高海拔观测设备面临多重难题：低温环

境下设备失效、灵敏度下降；太阳能供电条件受限；

人很难抵达点位，安装维护困难；通信传输困难等。

现在北斗卫星可以帮助实现监测数据24小时不间

断实时回传。未来要重点突破高海拔一体化智能

监测技术，硬件设备、供电、信号传输都要升级。没

有翔实观测数据，灾害预警就是空中楼阁。

　　记：官方通报提到，事件是在气候变暖长期

作用下诱发。那么，您怎么看待全球气候变暖、

今年的超强厄尔尼诺和本次灾害之间的关联？

　　王：全球范围内山地冰川、极地冰川都处在

失稳的态势，这已经是普遍现象。厄尔尼诺是

海洋异常增温现象，海洋升温通过大气环流影

响陆地气候。冰川灾害的发生都蕴含着气候变

化的影子，厄尔尼诺会加剧青藏高原的气候变

化，放大变化幅度，对高原冰川灾害事件产生影

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很难把单一一次

冰川灾害直接归因于厄尔尼诺。冰川灾害是能

量长期积蓄、到达临界阈值之后发生的，因果链

条复杂，没法简单判定一次事件（灾难）和厄尔

尼诺直接挂钩。

　　郑：长期气候变暖是理解这类灾害的重要背

景。冰川消融、退缩，以及高山冰冻环境的变化，

都可能影响冰体和山体的稳定性。但具体到这次

事件，厄尔尼诺是否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目前

还缺乏直接证据，不能简单归因。2015年地震是

否对源区山体造成损伤并影响其后续稳定性，也

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目前尚无直接观

测证据支持这一判断。

“冰岩崩‘沿程增容’是击毁口岸最致命因素”
“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灾害会这么严重”

“没有翔实观测数据，灾害预警就是空中楼阁”

　　记：为何这次灾害后果如此惨烈？若是

从科学还原看，这次灾害的能量转化链条是

怎样的？

　　王：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青藏高原

科学数据中心等研究团队综合利用灾前灾后

卫星影像、地形资料、地震台站记录以及现场

监控等，在统一时空框架下重建了“源区失稳

—高位坠落—沟谷增容—口岸冲击—下游传

播”的灾害演变全过程。

　　我们认为，决定灾害最终破坏规模的，并

不只是初始崩塌体量本身，更关键的是灾害体

在下泄过程中物源水源的“沿程增容”效应。

至于灾害能量转化链条中，哪一个环节释放能

量最强，我们还在做模拟研究。源头冰滑坡本

身体量不算特别夸张，往下运动过程当中，刮

铲河道两岸大量松散冰碛堆积物，物源急剧增

加，这是放大灾害的关键。据抵达现场的团队

科研人员反馈，原本二三十米宽的河道，灾害

过后拓宽到接近300米。国内已经有两篇初

步研究文章指出这种后期增容效应，但灾害原

发物源总量、泥石流总规模没有实测数据，目

前的报道基本是依靠经验估算。

“防灾减灾体系需要优化甚至重构”

“在风险规避上，需要多部门协同”

　　记：对于公众和决策者，您最希望传递什么样的

认知转变？

　　王：很多人觉得冰川灾害离自己很远，但现在气

候环境剧烈变化，冰川灾害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发生，灾害其实就在身边，人类要对山地自然环境抱

有虔诚敬畏之心。我们要重新定义山区人类经济活

动的范围和规则，在部分高风险区域，人类活动需要

主动退出。要学会认识自然、敬畏自然、适应自然，

因势利导，而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记：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冰川？

　　王：很简单，“因为需要，所以研究。”冰川是资源与

灾害的二重性结合体。利用得当，冰川就是宝贵水资

源；无视风险，就会酿成重大灾难。研究冰川，就是为了

趋利避害，建设好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生存发展空间。

　　郑：研究冰川，是为了认识它如何涵养水源，也

理解它的变化如何影响下游安全，让这些认识服务

于山区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

　　记：这次灾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境冰川

灾害，那么，与灾害预警及防控有关的跨境监测

数据共享、灾害联动机制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王：目前没有专门常态化的数据共享机制。

一类是依托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国外专家参与，

实现项目内部数据互通；另一类依靠院士牵头

的科教中心，开展双边学术交流。每年中国、尼

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多国专家会开展跨境冰

川灾害研讨会，8月25日在成都召开的这次会

议就是例证。但学术会议与报告，距离落地真

正的跨境实时预警联动，还有不小距离。

　　郑：目前已有一些跨境合作，我们团队也与

尼泊尔方面开展了多项科研合作。但要把科研

合作转化为高效、及时、持续运行的跨境预警，还

需要完善数据共享和联动机制。高山地区的监

测不仅需要布设设备，还需要长期投入，保障供

电、通信、设备维护和连续观测。如何共同保障

监测网络稳定运行，并让监测信息及时传递到预

警和应急处置环节，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这次灾害的发生，是不是意味着（或促

使）传统的冰湖溃决减灾防灾体系需要重构？

　　王：是的，传统的以冰湖溃决为重点的防灾

减灾体系应该需要优化甚至重构，更要重视将

防灾减灾体系延伸至社会经济活动区。亚洲高

山区周边山地国家，大量村落直接建设在河谷

或冲积扇上，由于生存空间有限，人类经济活动

不断向山区扩张，这就使得更多的人口、财产暴

露在冰川灾害风险之中。我国的青藏高原这类

问题也同样突出。

3日上午，在湖南科技大学地空院，王欣教授和团队成员正分析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多要素综合实时
观测数据。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卓 摄

20232023 年年 88 月月，，在西藏山南市的在西藏山南市的
4040冰川冰川（（措嘉冰川措嘉冰川））观测点观测点，，王欣近距王欣近距
离观察冰川发育情况离观察冰川发育情况。。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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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岩崩灾害


